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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鴻光
*

抗戰中期粵澳郵路初探

* 姚鴻光（1946-），柬埔寨歸國華僑，原籍廣東番禺，1978 年移居澳門，現任澳門集郵協會秘書、澳門懷舊收藏學會理事長。

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日寇全面開展侵略中國的血腥計劃，藉堅甲利兵之優勢兵力，

侵佔我國大片土地，南京、上海、北平相繼失陷。1938年10月廣州、武漢也先後淪陷，民國政府

在四川重慶建立戰時之陪都，遂令抗戰進入第二階段。

自從廣州淪陷後，國內主要的出海口全遭封鎖，廣東陸路交通也受梗阻，省政府和郵政管理局

遷移到粵北曲江（韶關），堅持指揮各地繼續營運。郵政人員遭逢變亂，絕大多數均能盡忠職守，

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努力維持前線和後方的通信聯絡和物資運送，維持與境外的郵路暢通，其

中有可歌可泣的事蹟，實難盡以筆墨形容。廣東和澳門雖然咫尺為鄰，但郵遞仍然十分困難。筆者

曾搜檢廣州淪陷後至香港失守前（1939-1941）廣東寄澳門實寄封十餘枚，製作一框郵集，顯示該

時期郵程、郵戳紛呈異趣，反映抗戰期間一封封寄往澳門的書信皆歷盡艱辛曲折，堪作歷史的見

證。現再補充外地郵友提供的戰時秘密郵路    沙魚涌古封及其它資料整理成篇，冀望用文字和

實寄封影印本，將抗戰中期粵澳通信的郵路勾勒出來，供與澳門有關的抗戰史研究提供一點資料。

廣州淪陷前後郵政應變措施

廣州淪陷前夕，廣東郵政管理局未雨綢繆已作

應變計劃，派出內地業務股股長黎儀燊率領部分人

員撤往粵桂邊界之廣寧，並成立“辦事處”，負責指

揮未淪陷之各郵局繼續營運。 1938年 12月 3日辦事

處遷往鄰近廣州灣之遂溪， 1939年 4月 6日輾轉再

遷至粵北之曲江（韶關），以廣東郵政管理局曲江辦

事處的名義接受郵政總局的領導。

1938年 10月 21日廣州淪陷，廣東郵政管理局

局長係英籍郵務長睦朗，遵令帶同高級人員等十

三人疏散遷入沙面辦公。因當時郵政總局有指

令：“如遇地方情況緊急，非至當地機關及民眾

確已遷移，不得撤退。撤退時亦應於可能範圍內

在鄰近地點暫避，並相機回局恢復，以便民眾。”

由於日軍封鎖河道，郵件祇能由不定期兵艦攜帶

進出沙面，而且數量極少，中外各地發來廣州的

郵件堆積在香港有數千件之多，影響了外國人的

通信而引起不滿，加上日寇天天催迫復郵，並以

封鎖沙面及禁止各國軍艦帶運郵件相脅迫。睦朗

一方面派人設法聯絡港英當局，洽商成立廣州郵

局香港分信處，作為郵件轉運機構，即辦理淪陷

區和大後方往來郵件之轉運事宜；另一方面，睦

朗自恃是英籍“中立國”外僑身份，可以與日軍打

(1939-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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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雷州半島的遂溪，估計利用鄰近廣州灣一帶乘小

船運到澳門，兜兜轉轉走了四十三天。從地理上

看，從化、蕉嶺距澳門僅數小時車程，當年卻要耗

交道，便離開沙面，租用現廣州戲院

作為辦事處，於 1938年 12月 5日起復

郵。日軍派出特派員岡田博幫到郵局

進行監督，並實行郵件檢查，未經檢

查的郵件一律不准發寄。

淪陷區郵件一概交廣州發運

日軍為了控制市面恢復佔領地秩

序，設法將失散的郵局員工押送回局，

命令恢復郵務，管理營運基本依照淪陷

前的作業方式靈活運用繼續進行。但廣

州周邊淪陷區郵件一概發往廣州轉口。

筆者所存當時廣州沙面、南海佛山、中

山小欖寄澳郵件都有廣州轉口郵戳。也

許當時日 - 葡關係良好，通郵並無阻

滯，廣州郵至澳門僅兩三天即可到達，

但中山發往廣州卻需五天郵程。

戰事影響郵路　步差歷盡艱辛

在廣東抗戰初期，日軍就暴露出戰

線太長兵力不足的弱點，祇能控制廣

州、汕頭、惠州、中山等幾個近出海口

城市，廣大村鎮仍然在我方控制下。但

這些自由地區和澳門通信，必須繞過必

經的淪陷區，郵務人員遵循郵政總局的

指令（“後方郵件盡量設法繞道運輸，

避免經過敵佔區的敵軍檢查。”）實行

兜大圍繞道而行。例如粵東蕉嶺信件，

要運到粵西的遂溪，再發往南粵珠江出

口的澳門，路程耗足五十一天。又如 1939年 8月 24

日一封由廣州附近的從化久墟寄澳門信件（見附

圖），經過龍門轉口到達粵北曲江（韶關），急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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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一個半月的郵程，可想象當年郵遞步差經歷之艱

苦卓絕。他們日遇烽火，夜防盜匪，挑運駁腳，或

等候車次不多的班車，費時失事，好不容易才能將

書信交到澳門親友手上，確實是“家書萬倍金難

得，遠夢千回路不知”。

水陸路兼程　捷徑抄前山

各地郵局在戰場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積極自找

郵路，選擇捷徑轉口。由於日軍在廣東祇獲得點的

佔領，而且對郵政業務無暇騷擾，使得郵遞繞過淪

陷封鎖區的成功率大增。 1939年 9月 17日由從化寄

往澳門的信件，經過清遠 江口沿北江抵肇慶高要

縣，繞過廣州敵佔區，再由西江經前山抵澳門，雖

然走走停停費時十三天，卻比從化的那封快捷了一

個月。前山鎮距澳門僅 5公里，在當年 8月 6日起被

指定為國際郵件互換局，取代剛被日軍佔領的深

圳，開始封發出口國際郵件總包，但僅僅維持了兩

個多月，至10月18日前山國際互換局因日軍進犯在

即，被迫轉移到香港附近的寶安縣沙魚涌臨時棲

身。當年擔任互換局聯郵組組長的黎伯衡在一篇回

憶錄中就有以下的憶述：

關於（廣州）香港分信處一段，我當時是該

處聯郵組的負責人（聯郵工作，是封發世界各

地郵件的），就將經過情況作一些補充。該處

主要任務，是分揀和封發國內外各類郵件和物

資，交香港郵局轉運，使不經過淪陷區，以避

免日寇檢查或扣留，尤以維持國際郵件暢通為

首要。⋯⋯我到港接管聯郵組工作不久，即被

日寇偵知，向港政府威脅不讓我們在港工作，

因此“香港郵局”就要求我們封閉分信處，經過

多次交涉，始允暫予保留，但祇能分揀整理國

內郵件，封袋後仍交港郵局轉運，聯郵部分必

須停止工作。因此我就奉命帶領部分聯工，到

深圳繼續工作。當時深圳尚未淪陷，我們在湖

背一間祠堂內辦公。此處接近英界，可憑郵政

卡車與“香港郵局”交換郵件，國際郵路，仍可

暢通。但不久深圳又淪陷了，我們僅能帶出一

些重要文件，撤往英界上水候令，至於私人的

東西就全部損失了，郵局並無補貼。後根據上

級指示，我們又易地至中山縣前山工作，轉而

與“澳門郵局”交換郵件，維持國際出口線。但

為時不久，前山又淪陷了，我們祇好權宜地租

用一艘大艇，泊在灣仔與澳門交界的河面辦

公，倘日寇到來，就駛入澳門暫避。托庇外人

來進行工作，是一件可恥而又痛心的事情，同

時正反映出蔣幫腐朽無能的真相。經向上級報

告請示後，我們又奉令易地至沙魚涌工作，當

時是臨時租用一間小型店舖的樓上辦公，建築

極為陳舊簡陋，樓下是養豬場，樓上黑暗無

窗，祇能在暗弱的燈光下工作，因為日寇常來

空襲，日間晨早就須攜同重要文件，到較遠的

小鄉村暫避，到晚間始返來工作，備極艱苦。

（錄自《廣東文史資料》1964年第 14輯）

回國從軍路線崎嶇看郵路

上文經前山寄澳門之信夾有幾頁信箋，細讀之

十分感人，顯示了投筆從戎的澳門熱血男兒吳炳

烺，在廣東前線戰區寫信給居澳的兒時同伴，動員

他取道深圳、惠州、龍門回國投身抗日前線共赴國

難，拳拳赤子之心令人感動。其信提到的返國路線

也許正是當年港澳和廣東大後方通信的秘密郵路。

該信照錄如下：

⋯⋯兄如能離鄉別井而自信確能有通訊方式與

別方能工作者可即來弟處當能為兄設法，蓋現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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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極少報務員一位，如兄肯來

不難無着落，不過路途較為崎

嶇耳。少而學壯而行，青年應

本此旨說，兄懷技術之材在國

家危難之秋而不請膺以其才而

報國家耶？至於澳中之地非少

年所應久居，弟與兄為摰友當

敢直言，在弟處候事殊有把

握，伙食一增請勿計較，弟請

兄來當不使汝感到失望。天下

知己者有幾人，弟現有區區小

位也不忘昔日故人，來罷來罷

不要在澳中過其浪漫而失業之

生活，目前抗戰緊張，汝也應

來加入，不要落伍受別人恥

笑，至於兄以弟之不謬而遽然

肯來者，請照路途而來。“由

香港而深圳，由深圳至惠州

（行廣九公路）步行二百里二

天可達，由惠州乘小火輪到河

源（一夜時間），由河源而至

龍門（步行一百里）；到龍門

後本可以達到弟處，但恐人地

生疏無人嚮導，兄如到龍門可

以函通知，弟當到龍門接汝也。沿途極為平靜，且

旅途中如由深圳步行至惠州。由惠州乘船到河源，

河源步行至龍門（旅費大洋五十圓已綽綽有餘

裕）。不過人之出路錢銀備多些為好，為兄將來之

前途計又何區區費此一百數十圓之路費耶？來罷良

機勿失請勿遲疑在澳也，家有兄弟數人，而汝又無

家室，令壽堂也可放心，雖知此行絕非危險，請勿

恐懼但不宜穿西服以短衫褲為佳。兄找得路徑比弟

之路途更好者，可到韶州即韶關，弟當往接也如何

如何？乞即示覆此請近安！弟炳烺手上九月十六

日。來信寄“廣東從化牛背脊墟軍郵 51局卅號之

十第四班”。

這是一封充滿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把抗戰

期間需求人才及赴粵北參軍需要跋山涉水的千里

崎嶇路程忠實描繪出來，同時顯示了抗戰中期，

從化、惠州、龍門、河源、韶關等大片土地極為

平靜，暫時未受日軍騷擾，可以自由通郵和行動

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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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道桂林搭渝港航線飛香港

上頁圖是 1940年 8月 1日廣東黃崗村寄往澳門

航空郵件，收信人是澳門電力公司賬房趙不圖。信

件貼 3角航空郵資郵票（平信為 5分），蓋銷罕見的

手填式無日期郵戳，另蓋有一行文字：“中華民國

八月壹日”，估計是發信日期。黃崗村是曲江以北5

華里的小鎮。曲江古稱韶州，今稱韶關，是廣東北

部一個重鎮。曲江居北江上游，位於湞江和武江二

水的交匯之處，因二水相合，抱城廻曲，故名曲

江。曲江背山面水，為出入湘

贛之咽喉，自古為兵家必爭之

地。史籍贊曰：“唇齒江湘，

咽喉交廣，據五嶺之口，當百

粵之衝，且地大物繁，江山秀

麗，誠嶺南之雄郡也。”戰時

廣東省政府就設在曲江西北的

黃崗嶺坡下的黃崗村，廣東郵

政管理局也在黃崗村辦公。黃

崗村位置隱蔽，背後黃崗嶺

“高峻端整儼如屏障”，南有帽

子峰，“松竹蓊蔚，團圞如

帽”，北面有越王山，俗稱白

虎山。日軍飛機常來曲江轟

炸，因怕撞山，不敢俯衝，而

高空投彈命中率低下。這封信

件就是在省府合署內寄出，交

運到遠距 2 7 3 里外的廣西桂

林，等待中國航空公司經營的

渝港航線班機經停桂林時搭

運，而抵香港時要接受開拆郵

件檢查，檢查後貼重封簽條，

由信封右側翻到背後，有“香港

郵政開驗”英文字樣。信件經歷

粵桂和港澳四地，僅需六天，可謂神速高效率。

搭乘新闢“南雄香港航線”便利快捷

為了保證與境外郵路暢通，特別是開闢戰時

廣東省省府曲江至香港的航空路線就顯得十分迫

切。距離曲江東北約 80公里的南雄，就有一個現

成的軍用機場可以利用。 1940年秋，廣東省政府

主席李漢魂派人到香港與中國航空公司總經理黃

寶賢洽商，要求開闢香港至南雄航空線，經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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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商後，終於在 1940年 10月 8日開通該航線。開

航使用美國神鷹式雙引擎運輸機，為避免日本軍

機的襲擊，採用夜航辦法，每晚 6時後從香港起

飛抵南雄裝卸貨物後隨即返航，每晚來往多班，

雄港航線成為中國航空公司有史以來最繁忙的航

線。後來歐亞航空公司也派出飛機加入該航線運

輸，首航日期為 1941年 8月 29日。上頁圖是連縣

寄往澳門航空封，經曲江使用雄港航線，郵戳顯

示曲江、香港、澳門三地僅需四天郵程，十分便

利快捷。難怪當年中國大後方寄往外國的航空

信，大都利用這條航線取道香港經轉。

沙魚涌秘密郵路世界矚目

廣州淪陷後，華南出海無郵路可走，郵務人員

想方設法開通了幾條秘密郵路，其中最成功最亨盛

名最神秘且備受國際關注的是沙魚涌秘密郵路口，

往澳門的郵件也有行走該郵路的。

沙魚涌本是廣東深圳附近一個寂寂無名的小漁

村， 1939年夏季，深圳、前山、江門的秘密郵路先

後被日軍切斷，沙魚涌臨危授命擔任起重要角色，

書寫了一頁悲壯的抗戰郵史。沙魚涌地理位置隱

蔽，三面環山，前面臨海，叫大鵬灣，屬港英領海

範圍。沙魚涌用舢板可擺渡到對岸九龍半島，香港

有小火輪“士丹利”號隔日通航沙魚涌。沙魚涌北面

60里是惠陽淡水鎮，有旱差郵班銜接，但其中三分

之二為崎嶇山路須依賴人力肩挑，過了淡水有水陸

路可到達惠陽、河源，再乘車抵戰時省府曲江。這

條秘密通道原本是本地人私下帶信“走私郵件”的羊

腸小徑，後被當年軍郵視察員張新瑤發現而籌備增

設的。 1939年 10月 18日始在沙魚涌設立特殊的國

際郵件互換局，其地變成廣東對外郵政樞紐，將被

積壓的大量郵件及時清理轉運，先後與亞、歐、

美、澳、非等四十多個國家地區互換郵件總包，因

而聲名大噪為世界矚目，堅持運作了十五個月。後

因日軍清鄉佔領淡水，沙魚涌郵路告絕被迫撒往香

港，然而仍默默以“沙魚涌郵局”名義保持與各國互

換郵件，直至 1941年 9月郵政總局再三申令撤銷沙

魚涌郵局，才結束了沙魚涌郵局卓絕的歷史使命。

三個月後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失守淪陷，廣東的

出海郵路全部斷絕。

沙魚涌這段郵史秘聞事屬機密，當年既不敢曝

光，日後亦鮮有人知。 1986年臺灣著名郵學家晏星

即潘安生發表〈沙魚涌郵史秘錄〉一文，將時隔半世

紀的史料文獻悉整理成篇披露，獲得各地郵刊節錄

轉載，遂引起世界各地集郵家紛紛搜尋沙魚涌的郵

戳、實寄封等“存世證物”，經近十年努力，發現了

三十枚左右散落在世界各地近二十位集郵家手上。

而在澳門僅發現三枚蓋銷沙魚涌中英文國際日戳，

甚而是存世僅有的三枚。這三枚甚具郵史價值的舊

票原屬澳門集郵協會副會長黃潤光，現歸本澳郵友

李文勗珍藏。李文勗曾於 1993年聯同廣州蔡浩強、

香港陳國富三人共同發起一個“穗港澳集郵界沙魚

涌探舊之旅”，結集了十八人的“沙魚涌舊址考察

團”到沙魚涌實地尋根探舊，意外發現沙魚涌郵局

不在沙魚涌，而是在其附近的疊福村，成為傳頌一

時的佳話。和澳門有關聯的“存世物證”還有一封一

片（1），時間都是1940年9月份經沙魚涌轉口，應該

是由駐香港“廣州分信處”處理後轉遞澳門，並沒有

蓋香港郵戳。筆者藏有同時期寄澳門陸路實寄封多

枚，祇有香港轉口戳而沒有沙魚涌郵戳，可見沙戳

極稀罕，也許是恐怕遭日軍發現該秘密郵路被破壞

之故。

沙魚涌至澳門實寄封是 9月 15日由江西龍南寄

澳門南灣總理故鄉紀念中學戴校長恩賽收。該信經

粵北旱班郵差步遞入境，在途十天始達沙魚涌轉遞

澳門。另一枚明信片是 9月 4日由廣東星子（連縣境

內北端）寄出，第二天抵樂昌坪石。這兩個位於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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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邊境的小鎮，相隔大片湖南地界，沒有直達公

路，祇有繞過湖南臨武運遞，又經過十六天的艱苦

歷程到達沙魚涌才轉遞澳門，全程耗時二十二天。

千里跋涉負笈苦　熱血男兒報國心

這是一枚孫中山像二分半郵資的國內明信片，

收信人地址是“寄廣東省澳門板樟堂街廿二號二樓

（即紹榮書局二樓）交葉生桂老同學台啟”。這一件

“沙魚涌過境孤品古片”除了顯示當年的郵資、郵

路，也可看到書信的內容，真實地展示了一位熱血

的澳門學生怎樣取道香港，進入沙魚涌的遙遠跋涉

前往粵北連縣求學的艱辛歷程及其愛國理想，十分

有趣並富有郵史價值。信全文如下：

在那天滂沱大雨的早上，離開了我倆具有六

年感情滋長的馬交。友誼上的歷史，不能不算是

劃時代的表現，也可以顯出傲人的一件大事。

那我永遠的原諒你的送別缺到。這確是不

可能的一件瑣事。現在簡單把行程告訢你：

八月三日到港，坐汽車到大埔，它是英

屬。由大埔坐大鵬輪至沙魚涌，它是不平凡的

沙灘，國防東江運輸的命脈。由沙魚涌至葵涌

是步行，坭高至膝。由葵涌至茜坑一樣是難

行。此後到淡水，至惠州，再到河源，全是困

苦的十數天的□□﹝水程？﹞，到龍川，住四

日，再附車到韶關，尚未到學校    連縣。

苦嗎？不要說苦。青年人要現在艱苦奮鬥

才有美麗的將來。桂 ! ! 努力的工作下去，祖國

將來需要你那刻苦的精神。現在免〔勉〕為其難

罷！不談了，明天起程。通訊處“廣東省連縣

省立文理學院附中我收妥”。問

伯母安好，并致敬禮！

千里的友：雲安字頓

這枚小小的明信片，情文並茂地把一位澳門學

生，為追求知識，為抗日救國，下定決心，不辭勞

苦，走上粵北負笈的征途，令人欽敬！他的書信，

正是當年沙魚涌秘密郵路艱辛的最佳記錄，是一份

珍貴而又完整的郵史考證資料，是濠江兒女前仆後

繼投身抗日救國洪流所譜寫的一曲雄壯樂章。

後　記

在抗戰中期，即廣州淪陷後到香港淪陷前的三年時

間裡，粵澳的郵政通信路線正反映了廣東省經歷被日寇

侵佔和反侵略鬥爭的艱難時期，郵政人員國難當頭，同

仇敵愾，為維持兩地郵政的正常傳遞而作出可歌可泣的

奮鬥。澳門曾以獨特的地位，將抗戰物資源源不絕地運

到中國內陸。“當時郵政總局供應處設上海，負責採購

供應全國各地郵政公物信差服裝布料等物資，所有公物

均以郵袋封裝交船運寄香港“分信處”疏運後方。吳氏

（按：即香港“廣州分信處”主任吳超明）以是項物資至

為笨重，沙魚涌郵路沿途須賴人力肩挑，僅限輕件可以

運遞，乃多方設法，將是項物資交商運往澳門，再由澳

門僱用內河船舶偷運都斛轉沙坪疏入後方，如是疏運凡

三萬餘袋。”（2）“單是民國二十九年上海寄給香港分信

處轉發的郵件公件陸續有五千餘袋，沙魚涌郵局人力不

足，後經澳門郵局同意設法轉運，偷渡封鎖線至陽江或

四邑轉往後方，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

發，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軍侵佔香港，廣州郵局香港分信

處和沙魚涌郵路亦關閉。”（3）粵澳通信由此又進入另一

個階段。

【註】

（1）信封為臺北集郵家張淦生所收藏，明信片原為旅美郵人胡熾銘

君在紐約郵展小攤上發現，現為中國集郵家陸遊所珍藏。

（2）見臺北郵政博物館 1971年出版《郵政資料》第五集黃葉中

的〈香港廣州分信處憶往〉一文節錄。

（3）見《廣州郵政志》（1934-1990）中之一節錄。


